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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读书节系列活动丰富

多彩，最后进入评选阶段，每班

评出3名百佳读书之星和1个书

香家庭。书香家庭，顾名思义，

评选标准不单看学生个人，还应

关注整个家庭的读书氛围，于是

我向学生了解情况。

“你们平时在家看书吗？”几

乎全班学生都举起了手。

“父母也看书吗？”这一问，

教室里顿时炸开了锅。

“我爸妈从来不看书的。”一

个男生大声说。

“从来？实话实说，别那么

夸张。”我稍稍皱了一下眉头。

“对，从来不看。””是这样

的。”“我爸妈也是。”学生纷纷附

和。看样子情况不容乐观，但也

不能以偏概全。“家长偶尔看书

的请举手。”学生三三两两举起

了手，我似乎看到了一点希望，

赶紧乘胜追击：“经常看书的有

吗？”只有两个学生犹豫着举起

手。

“除了干家务，父母平时在

家一般都做些什么？”我继续了

解。

“看电视。”“上网。”“看股

票。”“玩微信。”答案比较集中。

心情稍显沉重地走出教室，

我不禁陷入沉思。这些小学生

家长大多属于 70 后，接受教育

程度应该都不低，他们对孩子的

期望普遍较高，总是希望孩子认

真读书，学有所成，出人头地，却

往往忽略自己的读书行为，未能

为孩子树立读书榜样。

仔细一想，在这个忙绿和浮

躁的时代，尤其是自从有了微信

后，从来不看书的何止 70 后的

家长？不妨先作自我反

省，我一个整

天与书打交道的教师，回到家

里，不也把那么多宝贵时间浪费

于微信上吗？每天晚上睡觉前，

玩微信成了必修功课，早上睁开

朦胧睡眼，首先抓过手机看微

信，大有走火入魔之架势。老公

终于忍无可忍，苦口婆心奉劝我

凡事要有度。我嘴硬不接受，其

实心里挺愧疚。曾几何时，书架

上的书纯粹成了摆设，偶尔想起

看书，也只是象征性拿起休闲杂

志，随意翻看，根本谈不上真正

意义上的阅读。长此以往，我又

该怎样面对自己渴望自由的灵

魂？

突然想起一个内外兼修的

美女同事，她喜欢读书，有良好

的读书习惯，把阅读当成幸福的

事，那天她在微信上这样回复我

的评论：岁月划过肌肤，容颜总

会老去，我只希望若干年后那些

曾经认识我的人走过我的身边，

不要太过失望。真诚的话语，令

人油然而生敬佩之情。的确，从

某种意义上说，对于一个女人，

文化美容比化妆美容更重要。

读书的女人最美丽，读书的男人

有魅力，让我们爱上并

坚持读书吧！

那天上午课间休息时，一

位高年级学长来到教室找到

我，说谢老师让你去一下办公

室。谢老师是原城关二小的

美术老师，年岁大，高个子，背

有点驼，鼻子很高，有点像老

外。谢老师布置的任务是：在

一叠有扑克牌大的硬纸上画

些坏蛋，作为第二天学校组织

春 游 中“ 捉 特 务 ”游 戏 的 道

具。我和高年级同学各画 30

张，下午放学前交给谢老师。

这任务令我兴奋，因为我

可以在上课时放心地画画，而

不去理会班主任金老师的讲

课。于是，削尖铅笔，边想着

电影里看过的坏蛋形象，边在

硬纸上描画。

挎着盒子枪的汉奸头上

要贴上一块狗皮膏药、狗特务

戴着黑眼镜、地主老财是肥头

大肚⋯⋯

随着画儿在课桌上摊开，

同桌女同学早已没有心思听

课了。当她的胳膊肘越过刀

刻在课桌中间的“三八线”时，

我没有像以前那样用肘部狠

撞 过 去 ，完 全 醉 心 于 画 坏 蛋

中。前排的同学不断扭头看

我的画，于是被金老师发现又

点名批评。后排的同头的脖

子伸得老长，下颌几乎压在我

的 肩 膀 上 ，边 看 边 发 出 令 人

“毛骨悚然”的笑声。

这堂课让金老师很无奈，

在我周围开小差的同学太多

了 ，所 谓“ 军 心 已 乱 ，主 帅 哑

然”。而我则更是忘乎所以大

画特画。好在一堂课很快在

下课铃声中结束了。金老师

拿着讲义夹走到我身边，说：

“ 好 好 画 ，一 定 要 完 成 任 务

哦。”我猜想，也许因为我是本

级段惟一参加画坏蛋的学生，

金老师也觉得自豪。毕竟这

是学校的一次大活动。

退课了，同学都挤到我的

课桌边，拿着画边看边喧闹起

来，这个坏蛋像谁，那个特务

就是画他。李建伟同学很热

情地为我削铅笔。这时候，教

室里热闹极了。而我，也在沾

沾自喜中完成了一个个坏蛋

形象⋯⋯任务按时完成了，谢

老师拿到画片很高兴，第一次

表扬了我。

第二天，我们前往隆山春

游。那时候的隆山是荒凉的，

没 有 茂 密 的 树 木 ，听 不 到 鸟

声，残败的隆山塔孤独地耸立

在山顶，没有塔顶，只有一丛

枝叶从塔的顶端寂寞地伸向

天空。曾有人说塔身被日本

人的飞机撞过，塔顶被撞到了

老城关东门，成为了斜立的东

塔。无知的少年时代，也就信

了这些不可思议的说法。

我与高年级同学画的坏

蛋硬纸片，被老师分散藏在隆

山塔周围的山坡上，然后随着

老师一声令下，同学们满山遍

野地寻找。找着纸片越多，就

表示你捉到的特务多，老师会

表扬。我们都很重视老师的

表扬。我终于历经辛苦在一

堆碎石下捉到一名“特务”，是

自己画的戴黑眼镜的狗特务，

很开心。当游戏结束后，许多

同学都垂头丧气，因为得不到

老师表扬了。

当年的那张画儿没有被

我保留下来。也许还有很多

坏蛋就永远被压在了隆山塔

附近的泥石下。这不就是坏

蛋的归宿吗？

强迫症？我承认是有那么

一点。

“你说儿子会不会忘了锁

门 ？”“ 会 不 会 忘 了 带 书 包 ？”

“会不会忘了带钥匙？”

每次出门，我总是惦记着

这些问题，心里始终是忐忑不

安，絮絮叨叨像个老太婆。

“放心吧！他都是三年级

的学生了！”遭到老婆的强烈鄙

视。哎，鄙视就鄙视吧，送她上

班后，我还是偷偷返回家，为了

确认门锁了没，看看儿子该带

的东西带了没。

有几次，儿子忘了带书包

或钥匙，还真被我“算”准了。

有一天出门，“掐指”一算，冥

冥中觉得不对劲，“亲，你说儿

子应该不会把书包忘在家吧？”

话音刚落，结果儿子真打来电

话，带着哭腔说自己把书包忘

了，钥匙又没带，门关了，手机

还是借保安的。赶回家时，发

现儿子正站在小区门口可怜兮

兮地望着我，担心因此受到我

责怪。

于 是 ，我 多 了 个“ 乌 鸦

嘴”、“神算子”的名号。

提起我这“神算子”的“特

异功能”，多半是源自几年前的

一件事情。此事已成了我心头

挥之不去的阴影。

那时我还租住于亲戚家的

一处小区空房里。好一位单身

的有志青年，生火、烧饭、洗衣

服，全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当时我刚拧开小煤气灶开

关烧开水，就接到我妈打来的

电话，说自己正在大姐家（虹桥

路附近），叫我快点过去，要为

我添几件秋衣。我居然忘了关

煤气灶就出门了。她俩带我到

虹桥路沿街店铺转了一圈，买

下几件衣服，拎着大包小包，回

到大姐家。

“嘭嘭嘭！”外面猛然一阵

敲锣声，刹那间我犹如梦中惊

醒，意识到家里的开水壶还！

在！烧！因为农村里一有火

灾、台风之类的险情，都会有人

敲锣报警、组织抗灾。所以一

听到敲锣声，我顿时想到上窜

的火苗，想到自己住处的水还

在烧！于是，拼命往外奔跑。

“怎么了？怎么了？”妈妈

为我的举动感到吃惊。

我顾不上回答，出门拦了

一辆出租车，往小区走。一路

上，满脑子都是熊熊烈焰，两个

多小时了！赶到小区门口，远

远望去，幸好房子没有如我想

象的那样冒浓烟、熊熊大火。

打开房门，煤气炉还在烧，铝壶

被烧了一个大洞，铝液已熔化，

凝固在煤气炉底下的桌上。煤

气炉很烫手，我战战兢兢地用

湿布裹住手关掉开关。看到桌

子上已被零星的火苗啃去一点

点，心想，如果再迟一点点，后

果将不堪设想！

每每想及此事，总会心惊

肉跳。不过，从安全角度而言，

有点“强迫症”未必完全是坏

事，我至少能将一些苗头性事

故扼杀在摇篮之中。这么想

想，我便释然了。

“咚咚，咚咚”，每到盛夏，

耳畔总会不时地响起这种声

音，带着甜甜的清凉滋味，忽远

忽近，是青草腐！我高兴地走

到窗边，但正午，空寂的小路

间，哪见得一个人的身影。

小时候的夏天，吆喝声是

时常可以听到的，卖馄饨的，卖

芝麻糊的，卖叫花鸡的，卖青草

腐的，就连买姜蒜的，也要吆喝

几声揽客，“咚咚”声也自然像

公鸡打鸣一般频繁。可馄饨吃

了太饱，芝麻糊又太腻，叫花鸡

那就更不必说，在这大热天，最

吸引我的，自然是青草腐了。

在街上，卖青草腐的大多是上

了年纪的老人，推着辆三轮推

车，上面放着一桶用泡沫裹了

一层又一层的冰镇青草腐，和

码得整齐的薄荷糖水。不知是

否是为了养家，老人家推着车

在这热毒太阳底下叫卖。我每

每看到这卖青草腐的推车，虽

不好意思出声儿，但那两黑溜

溜的眼珠子，却早早地瞥了过

去，直直地盯着，干渴的舌头也

顿时湿润起来，心底打好了算

盘，只等着母亲的那一句：“要

吃青草腐吗？”然后爽快地回

答：“要！”当手心里托着冰凉

的青草腐，心中便油然而生愉

悦感。

青草腐像果冻，不过比果

冻“凝”了些，黑乎乎的，闻着

有淡淡的凉茶清香。记得第一

次吃青草腐时，询问在我身边

的父亲，它是用什么做的？一

脸坏笑的父亲说，是用仙草熬

成的，凉了就冻上了。小时候

的我可没学过什么物理化学，

哪知仙草是什么，把它当作是

太上老君那儿采来的灵丹妙药

般，又想到它凉了能冻住，便更

觉得是一种神秘莫测的东西

了。从那以后，我的夏天再也

少不了这“药剂师调出的神仙

级甜品”。

青草腐通常要用调羹捣细

了吃的，到了那时候，家里面便

像摆了许多三角铁一起敲打，

发 出“ 哒 哒 ”的 声 响 ，颇 有 律

动。然后再倒入薄荷糖水，轻

轻地搅拌，一种清新香气悠然

飘入鼻中。我总喜欢把它含在

嘴里，让薄荷的一丝冰凉在口

腔中涨满，甚至喷发出来，这是

一种令人满足的刺激感，然后

再咽下，全身神经仿佛一下子

被激活了，透出一阵冰凉。这

是夏天专属的味道。

回想现在，街上早已没了

青草腐淡淡的凉茶清香。虽说

菜市场里能见着青草腐身影，

但也没了那种乌黑透亮的颜

色 ，变 得 稀 薄 ，没 有 嚼 头 了 。

“人们都变了吗？”我想，心中

突然有了淡淡惆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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